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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业 诗 人 第 一 家

——郑观应诗歌研究 (上 )

〔澳门〕 　邓 景 滨

　　一、 郑观应诗歌研究的现状
“世居澳门” [1]的郑观应 ,被当代学者誉为 “中国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维新思想体系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” , “揭开民

主与科学序幕的启蒙思想家” [2] ; 同时 , 也是一位脚踏实地提倡 “富强救国” 的实业经营家、 广施博济的慈善家、 忧国
忧民的爱国者。

郑方泽 , 本名官应 , 字正翔 , 号陶齐 , 又号居易、 杞忧生、 慕雍山人 , 别号待鹤山人 , 或号罗浮待鹤山人。 1842年

7月 24日生于香山雍陌 , 1921年 6月 14日卒于上海 , 享年 80岁。主要著作有 《救时揭要》、 《易言》及 《盛世危言》等。
本世纪 80年代之前 , 人们对郑观应的研究尚停留在上述的政治、 思想、 经济诸方面。 80年代之后 , 研究的触角开

始深入到郑观应的散文领域 , 并对他的散文成就和地位给予极高的评价。 例如——
郑方译的 《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年》 首次提到郑观应 “在散文改革的实践上 , 也是一位卓有成效的散文家” , 赞扬他

的散文具有 “清新的笔调 , 简朴的语言” , 并指出他 “那种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束缚 , 生动、 自由的文言文体 , 也

推动了这一时期散文的改革” [3]。
管林、 钟贤培主编的两卷本 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》 在 “散文创作的发展和演变” 一章里 , 称赞郑观应的政论散文

“笔调清新 , 语言简朴 , 以诚恳坦诚的感情 , 陈述救国救民和变法图强的政治主张 , 有一定的感染力” ; 并指出郑观应与
王韬、 冯桂芬等人 “用通俗古文写作的近代报刊政论文体 , 比起龚自珍、 魏源的散文 , 向前跨进了一步” [4]。

郭延礼的三卷本 《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》 称赞郑观应和王韬都是 “近代第一批报章政论作家” , 将他结集在 《救时
揭要》、 《易言》 和 《盛世危言》 中的文章赞许为 “当时政论文的代表作” , “语言简练质朴 , 有较强的感染力 , 青年时代

的毛泽东就是这部政论文集的热情读者” ; 他用 “通俗晓畅的古文写作近代报章政论 , 对于桐城派古文无疑是一个有力

的冲击”。 “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 , 王韬和郑观应等人的报章政论具有重要的革新意义” [5]。
马良春、 李福田总主编的八卷本 《中国文学大辞典》 正式给郑观应冠以 “近代散文家” 的桂冠 , 并赞誉他是 “近代

早期卓有成绩的散文家。他宣传维新主张的散文著作和随笔札记 , 突破了桐城古文 “义法”、 “雅洁” 的约束 , 从实际出

发 , 说理详明 , 语言通俗简朴 , 情感恳切 , 文笔清新。” [6]

郑观应在散文领域中的成就和地位 ,终于得到人们的肯定赞扬 ,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评价。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一
个新突破。

然而 , 直至今天为止 , 人们似乎仍然忽视了对郑观应另一个重要文学领域—— 诗歌创作—— 的研究。目前 , 除个别

的散篇文章偶尔提到郑观应某些零星的诗歌作品外 ,并未有任何一篇稍为全面地或较为系统地论及他的诗作的论文 ,更

遑论在近代诗坛上给予他应有的地位。 请看——
钱仲联编著的 《近代诗钞》 收录近代诗人 100家 ;

《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》 概论卷的附录一: 《戊戌变法前后报刊作者字号笔名录》 共收当时诗人 900余家 ;

北京大学中文系编的 《近代诗选》 有 50家 ;

陈衍的 《近代诗钞》 录咸丰以来诗人 307家 ;

严伟、 沈逢甘、 万钧等人所编选的 《近代诗选》 , 选道咸以来诗人 509家 ;

孙雄 《道咸同光四朝诗史》 , 录道光以来四朝诗人 2000余家 ;

徐世昌辑 《晚晴 诗汇》 , 收清代诗人 6100余家 ;

……
以上近百年来所编纂的各种近代诗选 , 均未为郑观应的诗作留一席位。直至 1993年 4月出版的 《岭南文学史》 (陈

永正主编 ) , 才在书中 “同治、 光绪间的诗文” 一章提到: “郑观应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 , 所著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
草》中 , 有不少写时事、 经济内容的诗歌” , “这类的诗多发议论 , 质朴无文 , 有文献价值而缺乏艺术价值。” [7]这几句简

单议论 , 还未能对郑诗给予应有的重视和评价。
诚然 , 郑观应绝对无心作诗人。正如他自己所说: “幼而失学 , 何敢言诗。” [8] “自愧不能文 , 何敢耽吟咏。” [9 ]然而 ,

他 “随手写录” , “或五言或七言” 的诗篇 , 据笔者目前搜集到的已有 368题 726首 , 比近代诗坛开山祖龚自珍的 605首

还要多。 郑观应的诗 , 分别见于:

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 278题 466首 ; 《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》 35题 145首 ; 《罗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》 48题 106首 ;

散见于其他著作而上述 3本诗集未收的诗共 7题 9首。其中一首极为珍贵的五言长古未刊诗 《壬子暮春志感》 , 见
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 《近代名人手札精选》。

此外 , 尚有几本诗集 , 笔者只见书目而未见内容 , 计有:

《待鹤山人六秩唱和诗》 上下卷 ; 《待鹤山人七秩唱和集》 ; 《待鹤山房唱和集》 ; 《蜀船唱集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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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四本诗集 , 肯定已有部分或大部分诗作分别收入前述的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、 《待鹤山人晚年纪念诗》 和 《罗
浮待鹤山房谈玄诗草》 之中。但因未睹这五本诗集的全貌 , 故未能肯定尚有多少轶诗。据郑观应 《南游日记》 所载 , 中

法战争期间 ,他曾奉命往南洋刺探军情 ,在香港往西贡轮船上 ,曾赠日本造纸商人大川平三郎诗二首 ,惜至今未见其诗。
但无论如何 , 郑观应现存的 726首诗 , 已是十分可观的数量 , 是一个尚待开发的诗歌矿藏。

二、 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
近代诗坛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: 一是上承清初宋诗派的宋诗运动 (代表人物有程恩泽、 何绍基、 郑珍、 金和、 莫友

芝等人 ) 及延至清末的同光体 (代表人物有陈衍、 陈三立、 沈曾植、 郑孝胥等人 ); 一是开近代新诗风的尊情派 (代表

人物有龚自珍、 魏源、 张维屏、 张际亮、 林昌彝、 贝青乔等人 )、 诗界革命中的新派诗 (代表人物梁启超、 康有为、 黄
遵宪等人 )、 新学诗 (代表人物有谭嗣同、 夏曾佑、 蒋观云等人 )以及南社诗派 (代表人物有柳亚子、 高旭、 苏曼殊、 黄
节、 秋瑾、 潘飞声等人 )。 两大流派各有不同的诗歌主张 , 从整体来说 , 后一流派代表了近代诗歌的发展方向。

郑观应无心作诗人 , 更无心作诗论 , 故没有留下甚么诗歌专论 ; 但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诗集中的两篇 《自序》、 诗作
中有关的小序和诗句去追寻、 探讨他的诗歌创作观 , 并从中清晰地看到他的诗歌主张是属于新派诗范畴。

(一 ) 在诗歌与社会关系方面 , 郑观应主张 “直记时事” , “寓意规谏”。 他在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 己酉本 《自序》
中写道:

　　余本不能文 , 何敢言诗。惟于国家之事伤心惨目 , 有闻自外人论我国利弊关系大局 , 往往梦寐不安 ,

为之行愁坐叹……故自忘鄙俚 , 复随手写录 , 几不成为韵语 , 或五言、 或七言 , 寓意规谏 , 大声疾呼 , 以期上

下一心 , 重见唐虞盛世。 所谓以文字为诗 , 以议论为诗 , 直记时事 , 不避嫌怨……
首先 , 郑观应在这段序言中 , 鲜明地强调了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实。他坦诚地表示: 他写诗并非吟风弄月 , 更非无

病呻吟 , 而是为了 “关系大局” 的 “我国利弊” , 为了 “伤心惨目” 的 “国家之事” ; 正是这些关系到国家前途、 民族命
运的大事令他 “梦寝不安”、 “行愁坐叹”。基于这种深沉炽热的忧国之情 , 使他以 “韵语” 的形式 , “随手写录” , “或五
言、 或七言” , 或记事、 或伤时、 或感慨、 或议论 , 甚至 “不避嫌怨” , 秉笔直书。

这种诗歌主张 , 直接指导了郑观应的诗歌创作实践。郑观应诞生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当年。此后 80年间所发

生的重大事件 , 诸如第二次鸦片战争、 中日战争、 维新变法、 义和团、 八国联军入侵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、 反袁
运动、 铁路风潮等等 , 均反映在他的诗作之中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: 郑观应的诗歌 , 是一部 “近代中国风云录”!

其次 , 郑观应在他的自序中 ,还强调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。郑观应和同时代的进步诗人一样 , 都希望能将诗

歌作为唤醒国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武器。本来 , 郑观应已向朝廷献上了 《盛世危言》 , 但初时未获回应 , 故感到有些

失望 ; 但又不忍国事日衰 , 于是 , 不揣鄙俚 , 愤而为诗 , 希望以另一种形式向国民吹响救国的号角。 这在他的己酉本
《自序》 中已明白地披露了此种心声: “……虽已上书当道 (按: 指向朝廷献 《 盛世危言》 ) , 而人微言轻 , 置若罔闻 , 未

由展布 , 故自忘鄙俚 , 复随手写录 , 几不成韵语 , 或五言、 或七言、 寓意规谏 , 大声疾呼 , 以期上下一心 , 重见唐虞

盛世。” 在这个意义上 , 郑观应的诗歌可以说是他的韵文版 本的 《盛世危言》。 它与散文版 本的 《盛世危言》 一样 , 其

目的都是希望以 “危言” 救世!

诗歌要反映社会现实 , 且要为社会服务 , 郑观应的这种诗歌主张 , 与汉代王充的 “为世用” , 与唐代白居易 “文章
合为时而著 , 歌诗合为事而作” , 与清初黄宗义、 顾炎武等人的 “文须有益于天下” 以及近代文学始祖龚自珍的 “经世
致用” , 新派诗倡导者黄遵宪的 “以言志为体” 等文学主张是一脉相承的。这对于当时风行一时的宋诗派所提出的以学
问、 考据为诗 , “诗” 与 “学” 结合的主张 , 无疑是一种振聋发聩的异响!

(二 ) 在诗歌与感情关系方面 , 郑观应主张 “吟咏性情”、 “畅叙襟期”。 他在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 己酉本 《自序》
中提出: “诗者 , 吟咏性情也。” 又在戊戌本 《自序》 中表示: “心有所感 , 信笔赋之。……若逢佳士 , 畅叙襟期 。频烦
驿使 , 传达遐思。 一腔热血 , 三寸毛锥 , 聊抒闻见 , 贤于奕棋。”

郑观应是性情中人。他的 “咏情” 说与龚自珍的 “尊情” 说 , 以及黄遵宪的 “以感人为用” 都是一脉相通。他的诗
歌洋溢着强烈的感情: 即有忧国忧世的爱国之情 , 也有慈善 为怀的恤民之情 , 还有语重心长的亲友之情。

郑观应的忧国爱民之情 , 是贯串他的诗作的大动脉。在诗中 , 他面对内忧外患 , 感时伤世 , 疾呼改革 , 果真是 “一
腔热血 , 三寸毛锥”!

他在组诗 《庚申、 己未两岁秋感》 的诗序中写道: “庚申、 己未两岁秋感 , 不足云诗 , 其中论时事者 , 愿同胞悉吾

国积弱之原 , 知耻爱国 , 合谋公益 , 而亟求自强……” 其赤子之情 , 在诗中俯拾可见 :

“莽莽乾坤劫运开 , 悲歌斫地有余哀。” ( 《时事感怀》 )
“势如一线悬危卵” (同上 )

“幕燕何知大厦危” ( 《庚申、 己未两岁秋感 》 )

“狂澜欲倒待谁挽” ( 《题吴剑华准今论》 )

“鹰瞵虎视环邻邦” , “割 地偿费势日蹙” ( 《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》 )
“危急存亡秋 , 变法宜决断。” “吾侪抱杞忧 , 闻鸡以待旦。” ( 《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》 )

“外侮既频仍 , 内战又潜伏”。 “救时宜发愤 , 变法尤宜速。” ( 《书愤》 )
“此时沧海正横流 , 蚕食何堪竞效尤。 莫再因循须奋愤 , 维新国事共绸缪。” ( 《上孙燮臣师相、 邓小赤师

帅论时事》 )

“会看四亿黄人种 , 奋起边庭树伟勋。” ( 《时事感怀》 )
“愿扫浮云日再明 , 五州同享承平福。” ( 《答英国广学会董李提摩太及世爵贝思福论中外时事》 )

郑观应的爱国忧民之情 ,不仅洋溢在他的大部分诗篇之中 , 而且集中凝聚在他的一个笔名上。“杞忧生” , 这个笔名
最早见于 《易言》 的 “自序” , 时为光绪元年 , 即公元 1875年。当时郑观应 34岁。 其意取自 “杞人有泪忧天坠” ( 《无
题》 ) , 此 “天” 是指当时危机四伏的国家民族。 他在诗句中多次阐明 “杞忧” 之意: “吾侪抱杞忧 , 闻鸡以待旦” ,

( 《时事孔亟殊抱杞忧妄陈管见以备采择》 ) , “吾侪深抱杞人忧” ( 《亚细亚协会歌》 ) , “仰天独抱杞人忧” ( 《与日本驻
沪小田切领事论时事作歌并序》 ) , “抚时徒抱杞人忧 , 托迹天南愿未酬” ( 《次彭宫保师南海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》 )。
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郑观应的忧国忧民之情 , 时人王韬对郑观应 《易言》 的高度评价 , 其实完全可以移作诗评: “杞忧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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盱衡时事、 思挽时局、 幽愁积愤之所为作也 [10] , “盖救时之药石也” [11]! 吴广沛也说 “公之诗出以血性忠义” [12 ] , 胡昌俞

亦云 “陶齐诗卷帙不及太白之丰 , 而情殷匡济” [13 ]!

郑观应在诗中除了直抒爱国忧民之情 , 也有不少篇什流露出对妻妾或子侄之亲情。如悼念赵氏的 《悼亡》 五首 , 以

及 《训子》 八首、 《余涉历世事备受艰虞聊赋长歌以诫儿辈》、 《箴言寄纪常侄》、 《训子侄之肄业日本者》 等 , 都流露出

郑观应的真性情。
(三 ) 在诗歌与形式关系方面 , 郑观应主张 “不拘格调” , “不取法古人”。 在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 己酉本 《自序》

篇末 , 郑观应写道: “……不拘格调 , 既不取法古人 , 又无入神之句 , 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 , 但救国苦心妇孺皆知 , 一

览即印入脑际 , 或于数十年后无人不忆及当时事势……”
郑观应认为 , 诗歌须 “直记时事”、 “吟咏性情” , 而不必拘谨于古人古法 , 故在他的诗歌创作中 , 多是 “心有所感 ,

信笔赋之” , 形式多样 , 不拘一格。 这与新派诗人打破形式束缚的主张正相吻合。
综览郑观应的诗作 , 既有五言、 七言 , 也有杂言及骚体句式 ; 既有绝句、 律诗、 排律 , 也有古风、 民歌体 ; 既有押

平声韵 , 也有押仄声韵或平仄通押 ; 既有一韵到底 , 也有转韵或叠韵 ; 既有四句的短诗 , 又有 214句的长篇古风 , 还有

多达 43首的组诗……
郑观应十分重视民间文学 , 并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养料 , 使他的不少诗歌洋溢着民歌风味和乡土气息。 光绪四年

( 1878年 ) , 郑观应 36岁 , 在上海创办了筹赈公所 , 搜集了大量的慈善民歌广为印发 , 以启善心。这些民歌包括 《劝募
晋省十可省歌》、 《铁泪图歌》、 《广譬如歌》等。这些民歌对郑观应日后的诗歌创作有着良好的影响 , 例如: 内容密切反

映现实 , 形式通俗浅白易懂等。
(四 ) 在诗歌与语言关系方面 , 郑观应主张 “力扫靡词” , “文字尤贵显浅”。他在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 戊戌本 《自

序》 中直言: “不计工拙 , 力扫靡词。” 又在己酉本 《自序》 中写道: “文字尤贵显浅 , 是直可为拙诗藏拙也。 尚冀吟坛
诸君勿谓入口无味以其覆瓿 , 则余之幸也夫! ”

郑观应虽谦称自己的诗作 “随手写录”、 “鄙俚” 而 “入口无味” ; 其实 , 这正是其诗句不假雕琢、 自然质朴的优点。
洋务派核心人物之一的盛宣怀曾序其诗集说: “陶齐诗不立崖岸 , 不尚修饰 , 随事隶词 , 称情而言。” [14]时人胡昌俞赞誉

郑诗 “温醇朴实 , 如其为人 , 一句一篇 , 率空依傍” [15]。 郑沅也说 “其诗无所矫饰” , “不为艰苦刻缕之态 , 使读之者怡

然不能自已” [16]。
郑观应强调诗歌语言要 “力扫靡词” , “尤贵显浅” , 其目的在于让他的救国苦心和救国主张 “妇孺皆知” , 以便唤醍

国人 , 奋起救世。 此正如罗应旒所说: “救世诗宜浅 , 相期雅俗知。” [17]

时人吴广沛在郑诗序中认为: “公之诗出以血性忠义” , “故不可改削转没其真 , 亦不可文饰反失其朴也” [18]。 此语
正说明郑诗极具忧国忧民之真性情 , 故不可改削 ; 而用语则朴实纯真 , 故不可文饰。

试以郑观应诗作为例 , 其用语通俗显浅、 朴实自然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。
一是化用俗语俗谚入诗。例如: “有志事竟成 , 苦心天不负。” ( 《自警》 ) “国以民为本 , 民以财为天。” ( 《答黄幼

农黄花农蔡毅若岑馥庄四观察论时事》 ) “欲无后累须为善 , 各有前因勿羡人。 烦恼皆由多妄想 , 不能容忍不安贫。”
( 《训子》 ) “富由勤俭积 , 花酒勿流连。” ( 《训子侄之肄业日本者》 )
二是化用前人成句入诗。例如 , 在 《次彭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》 中将杜甫名句 “恶竹应须斩万竿” 点

化为 “恶竹还须斩万竿” , 在 《治乱歌》 中将曹松的 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 点化为 “一将功成万家怨” , 在 《题梁佩琼女士
飞素阁诗集》 中将王昌龄的 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 点化为 “想见冰心映玉壶” , 在 《羊城感事赠李直绳观察》 中将李商隐
的 “雏凤清于老凤声” 点化为 “雏凤贤于老凤声” , 在 《保主权》 中将陆游的 “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” 点化为 “堂堂中
国岂无人” ……

三是擅以民谣歌体入诗。郑观应曾在赈灾期间收集和印行大量的劝募民歌 , 对歌谣体通俗易懂、深入人心有深刻的
印象 , 故在其诗歌中有不少类似民歌、 竹枝词之类的作品。例如反映巴山风物的 《巴峡》: “巴山如削势嵯峨 , 峡口滩头

怪石多。 水起盘涡成骇浪 , 舟人摇橹唱哈呵。” 颇有民歌风味。又如 《和吴瀚涛大令蜀江杂吟原韵》 酷似竹枝词 , 充满

乡土气息: “两岸高低尽石田 , 茶亭酒市傍江边。 老夫稚子滩头坐 , 待唤牵舟得几钱。”
四是摭采新词新语入诗。近代诗坛中属于 “诗界革命” 的诗人 , 多有摭采新名词入诗者 , 郑观应亦不例外。除了一

般的政治名词外 , 在郑诗中更有其他诗作中不易见到的大批经济新名词 , 真可谓琳琅满目 , 蔚为大观 , 足见郑观应见识

之博 , 吸纳之广。 例如: 《莫若篇》 “至于炼钢铁 , 制造枪炮船” 中的 “炼钢铁”、 “枪炮船” , 《感赋七律八章藉纪身世》
“漫侈飞机潜水艇” 中的 “飞机”、 “潜水艇” , 《轻气球》 中的 “轻 (氢 ) 气球” , 《杂感》 “地球无吸力 , 安能转日月” 中
的 “地球”、 “吸力” , 《劝农歌》 “复设赛珍会 , 奖励较妍丑” 中的 “赛珍会” 近似现在的 “展览会” , 《恭挽醇贤亲王》
“献以德律风 , 电线从此作” 中的 “德律风” (即 “电话” ) 和 “电线” , 《商务叹》 “轮船电报开平矿” 中的 “轮船”、 “电
报” , 《广州商务总会告成拟设工艺院纪事》 中的 “商会”、 “工艺院 ” ……此外 , 还有政治新名词的 “变法”、 “维新”、
“立宪”、 “宪法”、 “共和”、 “议院”、 “下议院”、 “民主” 等等 , 在郑诗中比比皆是。

盛宣怀在己酉本 《罗浮待鹤山人诗草》的序文中 , 将郑观应与新派诗诗人黄遵宪、 潘飞声并称为 “诗界中新巨子” ,

赞誉甚高:

“粤峤多畸人逸士 , 其以诗自鸣者 , 自屈、 梁、 陈三家而后 , 风雅递嬗 , 代不乏人。 海通以来 , 迄乎近世 , 其

能负专对之才 , 有干世之略 , 而仍不废啸咏 , 名章后篇 , 照耀坛坫 , 号为诗界中新巨子者 , 吾于嘉应得黄公度

廉使、 番禺得潘兰史征君、 香山得郑陶齐兵备。” [19]

此三巨子中 , 以黄遵宪诗名最盛。他曾高瞻远瞩地提出 “我手写我口” 的诗歌主张 ; 但他的 《人境庐诗草》 仍有不
少追求用典、 用语生僻的作品 , 并未能完全实践这一主张。真正能够实践这一诗歌主张的 , 却是 “力扫靡词”、 “文字尤
贵显浅” 的郑观应! 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 , 郑观应确乎又比黄遵宪迈进一大步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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